
第一章 船到马赛

年 月 日，在瞭望塔上的瞭望员向人们发出了信号，

三桅帆船“法老”号到了。它是从士麦拿出发经过里雅斯特和

那不勒斯来的

琪安海岛的平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马赛的圣

“法老”号渐渐驶近了，尽管船上扯起了三张主桅帆，但它

驶得非常缓慢，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以致岸上那些看热闹的

人本能地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

岸上有一位忍耐不住了，他跳进了一只小艇迎着“法老”号

驶去。

岁，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

大船上的一个青年看见了来人，就摘下帽子。他是一个身

材瘦长的青年，年龄约莫有

他的外表给人一种极其镇定和坚毅的感觉。的头发。

出了什么事？”小艇的人喊道。“爱德蒙，

“太不幸了，莫雷尔先生！”那个青年回答说，“我们失去

了勇敢的莱克勒船长。”



恨的目光

“货呢？”船主焦急地问。

“货都安全，不过，可怜的莱克勒船长他得脑膜炎死了。”说

完他便转身对船员喊道：“全体注意！准备抛锚！”

全体船员立刻按命令行动起来。那青年水手四周环视了一

下，看到他的命令已被迅速准确地执行，便又转过脸面向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船主问。

“唉，先生！完全是始料不到的事。在离开那不勒斯以前，

莱克勒船长曾和那不勒斯港督交谈了很久。开船的时候，他就

觉得头不舒服， 个小时后，他开始发烧，三天后就死了。我

们按惯例海葬了他。”

这时，船正驶过圆塔，青年喊道：“注意，准备收主帆、后

帆和三角帆！

他的命令立刻被执行了，犹如在一艘大战舰上一样。

“现在请您上船来吧，莫雷尔先生，”爱德蒙说，“您的押运

员唐格拉尔先生会把详细情形告诉您的。我还得去照顾抛锚和

给这只船挂丧的事。”

唐格拉尔现在正向船主走来。他约莫有二十五六岁，天生

一副对上谄媚对下轻视无礼的面孔。水手们都憎恶他，却很爱

戴爱德蒙 唐泰斯。

“莫雷尔先生，”唐格拉尔说，“莱克勒船长是负责莫雷尔父

子公司这种重要的公司的最合适的人才。”

“可是，”船主一边说，一边把眼光盯在了正在指挥抛锚

的爱德蒙身上，“在我看来，我们这位朋友爱德蒙，就完全称

职。”

“是的，”唐格拉尔向爱德蒙扫了一眼，露出仇

说，“但船长刚去世，他竟跟谁也不商量一下，自作主张地独

”



莫雷尔，他后来被提升到上尉。爱德蒙，如果你

揽指挥权，而且还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没有直航返回

马赛。”

莫雷尔说：“他既然是大副，这就应该是他的职责。至于在

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事儿，是他的错，除非这只船有什么

故障。”

船主转过身去喊青年来，“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在厄尔巴岛

停泊，耽搁了一天半时间。”

他在临终“我只是在执行莱克勒船长最后的一个命令而已

的时候，要我送一包东西给贝特朗元帅。”

莫雷尔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把爱德蒙拖到一边，急忙问道：

“陛下他好吗？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

“问了我一些关于船的事。他说，莫雷尔这个家族的人世世

代代都当船主。当他驻守在瓦朗斯的时候，那个团里面也有一

个姓莫雷尔的人。”

“太对了！一点不错！”船主非常高兴地喊道，“那是我的

叔叔波立卡

曾带一包东西给元帅，并还同陛下讲过话的事被人知道的话，那

你就会受连累的。”

“我怎么会受连累呢？”爱德蒙问，“我根本连带去的是什

么东西也不知道，而陛下所问及的，又是一般的人所常问的那

些普通问题。哦，对不起，海关官员和卫生部的检查员来了。”

说完，那青年人就向舷门那儿迎过去了。

他刚离开，唐格拉尔就凑了过来说道：

“爱德蒙没有转交莱克勒船长给你的一封信吗？”

“有一封信吗？你怎么知道？”

经船主这样一问，唐格拉尔的脸顿时涨红了，“那天我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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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勒船长临终前，

船长室门口时，那门是半开着的，我便看见船长把那包东西和

一封信交给了爱德蒙。”

“他没有对我提到这件事，”船主说，“但是如果有信，他一

定会交给我的。”

这时，那青年人回来了，唐格拉尔便乘机溜走了

“喂，我亲爱的爱德蒙，你愿意和我一起共进晚餐吗？”船

主说。

“请你原谅，莫雷尔先生。我得先去看看我的父亲。而且，

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去一下。”

“真是的，爱德蒙，我怎么给忘记了，在迦太罗尼亚人那里，

还有一个人也像你父亲一样在焦急地期待着你呢，那可爱的美

塞苔丝。”

爱德蒙的脸红了

“哈哈！”船主说，“难怪她到我这儿来了三次，打听‘法

老
，
号有什么消息没有呢。”

“她是我的未婚妻。”青年水手说

“你真是一个守规矩的小伙子，爱德蒙

没有托你交一封信给我吗？”

“他当时已经不能动笔了，先生。我还得向你请两星期的

假。”

“是去结婚吗？”

的，先是去结婚，然后还得到巴黎去一次。”

“好吧，爱德蒙。反正船要过三个月以后才能再出海，你只

要在三个月以内回来就行，因为‘法老，号，”船主拍拍青年水

手的背说，“没有船长是不能出海的呀。”

“没有船长！”爱德蒙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禁说道，

“是



岁就能当上船长，薪水是 金路易，还可以分红利！

“你说什么呀，你好像看到了我心底的秘密。你真要任命我做

‘法老
，
号的船长吗？”

“我亲爱的爱德蒙，假如我是一人说了就算数的老板，我现

在就可任命你。”

“啊，莫雷尔先生，”青年水手紧握住船主的手喊道，“莫雷

尔先生，谢谢你。”

“爱德蒙，假如由你来负责‘法老，号，你愿意把唐格拉尔

留在船上吗？”

“莫雷尔先生，”爱德蒙回答道，“凡是那些能获得我们船主

信任的人，我对他们总是极尊重的。”

船主微笑着目送着他，直到他上了岸⋯⋯

船主转过身来时，看见唐格拉尔正站在他背后。唐格拉尔

也在用目光遥送那青年水手。这两个人虽然都在注视着爱德蒙，

但两个人目光里的神情和含义却大不相同。

爱德蒙跑回家，他的父亲正踩在一张椅子上，用颤抖的手

指在窗口绑扎牵牛花，想编成一个花棚。突然他觉得一只手臂

拦腰抱住了他，随即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喊起来，“父亲！亲

爱的父亲！”

老人惊叫了一声，转过身来，一看是自己的儿子，就颤巍

巍地倒在了他的怀抱中

“高兴点，亲爱的父亲！我们现在要过快活的日子了。”

“孩子，”老人说道，“快告诉我你交了什么好运了？”

“父亲，我们那位好心的船长莱克勒先生死了，承蒙莫雷尔

先生的推荐，我极有可能接替他的位置。你懂吗，父亲？想想

看，我

这可是像我这样的穷水手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呀！来，来，”青



个法郎来维持生活！”青

年说，“喝点酒吧，父亲，你把酒放在哪儿了？”

老人说：“没有酒了。”

法郎呀。”

“什么！没有酒了？”爱德蒙说，“父亲，你缺钱用吗？可

是三个月前我临走的时候给你留下过

的，是的，爱德蒙，一点儿不错。但你当时忘了你还欠

我们邻居卡德鲁斯一笔小债。”

“这么说，三个月来你就只靠

年自言自语地说。

他翻开口袋，把钱全倒在桌子上，一共有十几块金洋和一

些小零币。老唐泰斯的脸上顿时展开了笑容。

我绝不“拿着吧，去买些吃的东西。父亲，先雇一个佣人

”

再让你独自一个人长期孤零零地生活了。嘘，别出声！有人来

了

卡德鲁斯，他一定是听到了你回来的消息，知道你交了

好运，来向你道贺的。”

“哼！口是心非的家伙，”爱德蒙轻声说道，“不过，他毕竟

是我们的邻居，而且还帮过我们的忙，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表示

欢迎的。”

爱德蒙的这句话刚讲完，裁缝卡德鲁斯那个黑发蓬松的头

便出现在门口。他看上去约莫二十五六岁，手里拿着一块布料。

“怎么！真是你回来了吗？”他带着很重的马赛口音笑道，

一面斜眼看着爱德蒙抛在桌子上的那一把金币和银币。

青年看出了他那黑眼睛里流露出的贪婪的目光。

他漫不经心地说：“父亲，快把这些钱收到你的箱子里去吧，

除非我们的邻居卡德鲁斯要用，我们倒是乐意帮这个忙的。”

“你这个消息会让那些老朋友听了都高兴的，我还知道圣

“是

“是



”爱德蒙回答。

尼古拉堡那边有一个人，听到这个好消息也会高兴的。”

“是的，我亲爱的父亲，现在我已经见过你了，知道你很好。

请允许我到迦太罗尼亚人的村里，好吗？”

“去吧，我亲爱的孩子，”老唐泰斯说，“望上帝保佑你的妻

子，就如同保佑我的儿子一样！”

“他的妻子！”卡德鲁斯说，“你说得太早了点吧，唐泰斯

老爹，她还没正式成为他的妻子呢！”

“她肯定会成为我妻子的

“不错，不错，”卡德鲁斯说，“但你这次回来得很快，做得

是对的，我的孩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尤其是她，身后有上打的追求者呢！”

“因为美塞苔丝是一位漂亮的姑娘，而漂亮的姑娘总是不乏

有人追求的

“真的吗？”爱德蒙的微笑里流露出一点不安。

爱德蒙拥抱了一下他的父亲，和卡德鲁斯告别了

卡德鲁斯又呆了一会，便离开老唐泰斯，下楼去见唐格拉

尔，后者正在西纳克街的拐角处等他

“怎么样，”唐格拉尔说，“你见到他了吗？”

“他简直骄傲得很，已经要来关照我了。好像他是个什么大

人物似的，而且还要借钱给我，好像是一个银行家。”

“他还爱着那个漂亮的迦太罗尼亚小妞吗？”

“简直爱得发疯了，但除非是我弄错了，在这方面他可能要

遇到点麻烦了。”

“你说清楚点。”

“是这样的，我每次看见美塞苔丝进城时，总有一个身材魁

梧高大的迦太罗尼亚小伙子陪着她，那个人有一对黑色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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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高大青年，离她不远处，坐着一个年约

”很神气也很威武，她叫他表哥

“真的！那么你认为这位表兄在追求她吗？”

“我只是这么想 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对一个漂亮的

岁的少女还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呢？”

“那我们就到这条路上去吧，我们可以在瑞瑟夫酒家那儿等

着，一面喝酒，一面在半路上等着他，看一下他的神色怎么样，

就知道了。”

他们快步走向约定的地点，要

“走吧，”卡德鲁斯说，“但话说在前面，你来付酒钱。”

“那当然，”唐格拉尔说道

了瓶酒

邦非尔老爹看见爱德蒙在十分钟以前刚刚过去，于是他们

确知了他还在迦太罗尼亚人的村里，便在梧桐树下坐下来

那两位朋友一面喝着泛着泡沫的拉玛尔格酒，一面竖着耳

朵，留神着百步开外的地方。那儿，有一个小村庄，便是迦太

罗尼亚人居住的地方

一个年轻美

这所房子的墙外爬满了颇具乡村风味的藤类植物，阳光普

照着那些枯黄的叶子，使上面涂了一层美丽的色彩；房子里面

是用像西班牙旅馆里那样千篇一律的石灰粉刷的

貌的姑娘正斜靠在壁板上，她的头发黑得像乌玉一般，双眸像

羚羊的眼睛一般温柔。她正在抚弄一束石南花，那花瓣被撕碎

了撒在地板上

他在注视着她，脸上一副烦恼不安的神色。

“你看，美塞苔丝，”那青年说道，“复活节快要到了，你说，

这不正是结婚的好时候吗？”

“我已经对你说过一百次啦，弗尔南多。你再问下去是自寻

烦恼，”美塞苔丝回答说，“我一直把你看作我的哥哥，别向我



除了你以外，爱德蒙，他就是世界上

要求超出兄妹之爱的感情，因为我的心早已属于另外一个人了。

我相信他至死都只会爱我一个人

“你永远爱他吗？”

“我活一天，就爱他一天。”

弗尔南多像一个战败了的战士垂下了头，长长地出了一口

气，突然他咬牙切齿地说：“假如他死

如他死了，我也跟着死。”

“美塞苔丝！”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在屋外兴冲冲地叫了起

来，“美塞苔丝！”

“啊！”青年女子的脸因兴奋而涨得通红，“你看，他来了！”

她冲到门口说：“爱德蒙，我在这儿呢！”

弗尔南多脸色苍白，全身颤抖，他向后退去，踉踉跄跄地

靠在椅子上，一下子坐了下去。爱德蒙和美塞苔丝互相紧紧地

拥抱着。突然，爱德蒙发现了弗尔南多那张阴沉的脸，这张埋

在阴影里的脸带着威胁的神气。那迦太罗尼亚青年不自觉地动

了一下，下意识地按了按在腰部皮带上的短刀。

“啊，对不起！”爱德蒙皱着眉头转过身来说，“我不知道

这儿有三个人。”然后他转过身去问美塞苔丝，“这位先生是

谁？”

“这位先生将要成为你最好的朋友，爱德蒙，因为他是我的

堂兄。他叫弗尔南多

我最喜爱的人了。你不记得他了吗？”

“是的，记得，”爱德蒙说道，他并没有放开美塞苔丝的手，

用一只手握着美塞苔丝，另一只手亲热地伸给了那个迦太罗尼

亚人。但弗尔南多对这个友好的表示毫无反应，爱德蒙全明白

了，他脸色立刻变了，有点发怒了。

”

”

“假



唐

“我如此匆忙地赶来，想不到在这儿会遇到一个对头。”

“你弄错啦，爱德蒙，这儿没有你的对头，这儿只有我的哥

哥弗尔南多，他会像一个老朋友那样跟你握手的。”

弗尔南多像被催眠了一样，慢慢地向爱德蒙走来，伸出了

他的手。刚一触到爱德蒙的手，他就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于

是便一下子冲出屋子去了。

“喂，迦太罗尼亚人！喂，弗尔南多！你到哪儿去？”一个

声音传来。

弗尔南多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慢慢地走入凉棚，在那凉

棚中，荫凉似乎使他平静了些。“是你们叫我吗？”说着他便重

重地在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像瘫下来似的。

上，

“我看你像个疯子似的乱跑，就叫了你一声，怕你去跳海！”

弗尔南多像是在呻吟似的叹了一口气，一下子伏在了桌子

把脸埋在两只手掌里。

“咦，我说，弗尔南多，”卡德鲁斯一开头就戳到了对方的

痛处，“你的脸色看上去很不对劲，像是失恋了似的。”说完便

爆发出一阵粗鲁的大笑。

“得了罢！”唐格拉尔说，“像他这样棒的青年小伙子怎么

会在情场上吃败仗呢。卡德鲁斯，你别开他的玩笑了！”

“弗尔南多，竟然被人家姑娘给拒绝了。”卡德鲁斯说。

“来吧，”唐格拉尔倒满三只酒杯说，“我们来为爱德蒙

泰斯船长，为美丽的迦太罗尼亚女人的丈夫干一杯！”

卡德鲁斯哆嗦着的手把杯子送到嘴边，“咕咚”一声一饮而

尽。弗尔南多则把酒杯掉在了地上，杯子碎了。

“呃，呃，呃，”卡德鲁斯舌头发硬地说，“迦太罗尼亚人村

那边，看，弗尔南多！你的眼睛比我好使。我一点也看不清楚。



”爱德蒙又对唐格拉尔说：“因为我

但我敢说那是一对情人，正在拥抱呢！”

唐格拉尔当然不会放过让弗尔南多更加痛苦的机会，“你认

识他们吗，弗尔南多先生？”他说。

那青年低声回答：“那是爱德蒙先生和美塞苔丝小姐！”

卡德鲁斯对他们喊道：“喂，爱德蒙，喂，美丽的姑娘！到

这边来，告诉我们，你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因为弗尔南多先

生就是不告诉我们！”

卡德鲁斯。”

爱德蒙说：“我也是想越快越好，唐格拉尔先生。今天先到

我父亲那儿把一切准备好，明天就在这儿的瑞瑟夫酒家举行婚

礼。我希望我的好朋友都能来，也就是说，请您也来，唐格拉

尔先生，还有你

“弗尔南多呢，”卡德鲁斯说完便咯咯地笑了几声，“也请他

去吗？”

“我妻子的兄长也是我的兄长，假如这种场合他不在，美塞

苔丝和我就会感到很遗憾

们受苦的时间太长了，实在不敢相信天下会有好运这种东西。我

之所以这么着急，倒也并非完全为了我自己，我还得去巴黎一

趟。”

“你去那儿有事吗？”

“不是我的私事，是可怜的莱克勒船长最后一次差遣。”

“是，是，我知道，”唐格拉尔说，然后他又低声对自己说，

“到巴黎去，一定是去送大元帅给他的信。嗯！这封信倒使我有

了一个主意！爱德蒙，我的朋友，你还没有正式被任命为‘法

老’号上的第一号人物呢。”于是他又转向那正要离去的爱德蒙

大声喊道：“一路顺风！”

于是这对情人便又平“谢谢。”爱德蒙友好地点一下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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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鬼，我

静而又欢喜地继续走他们的路了。

失在圣

唐格拉尔的眼睛一直随着爱德蒙和美塞苔丝，直到他们消

尼古拉堡的一个拐角处。弗尔南多已经倒在椅子里，

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卡德鲁斯正在一边喝酒、一边含糊地唱

歌。

唐格拉尔对弗尔南多说：“你也爱美塞苔丝吗？”

“从第一次见她，我就爱上她了。”

“既然这样，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想个补救的办法。

想不到你们迦太人会这样窝囊。”

“你叫我怎么办？”弗尔南多说。

“只要去找，总是有办法的。”

只要不杀了他就行，因为美“只要你有办法，我就来干

塞苔丝曾说过，假如爱德蒙死了，她也要去自杀。”

卡德鲁斯本来已把头伏在桌子上，现在忽然抬起头来，用

他那迟钝无光的眼睛望着弗尔南多说：“谁说要杀爱德蒙？我不

愿意他死

我不许！”

我不愿意！他是我的朋友，今天早上还说要借钱

给我，我不许你杀爱德蒙

“谁说过要杀他了，你这傻瓜！”唐格拉尔答道，“我们只

是开开玩笑而已，喝杯酒，祝他身体健康吧！”他给卡德鲁斯

倒满了酒，“别来打扰我们。”

“对，对，为爱德蒙身体健康干杯！”卡德鲁斯把酒一饮而

尽说，“这杯祝他身体健康，祝他健康！嗨！”

“可是办法，办法呢？”弗尔南多说。

“伙计，”唐格拉尔说，“把笔墨纸张拿过来

唐格拉尔说道：“爱德蒙现在刚刚航海回来，途中又在厄尔

巴岛靠过，这次航海以后，假如有人向检察官告发，说他是一

”



唐泰斯其人，系‘法老’号

个拿破仑党的眼线的话⋯⋯”

“我去告发他！”青年连忙喊道。

唐格拉尔继续说：“用左手写一封告密信就得了。”唐格拉

尔一面说着一面写了起来，他用左手写下了几行歪歪斜斜的根

本看不出是他自己的笔迹的文字，然后他把那篇文字交给弗尔

南多。弗尔南多低声读道：“检察官先生台鉴，敝人拥护王室及

教会之人士，兹向您报告有爱德蒙

之大副，今晨自士麦拿经那不勒斯抵埠，中途曾停靠费拉约港。

此人受缪拉之命送信予逆贼，并受逆贼命送信予巴黎拿破仑党

委员会。犯罪证据在将其逮捕时即可获得，信件不是在其身上，

就是在其父家中，或者在‘法老
，
号上他的船舱里。”

唐格拉尔说：“这样你的报仇就不会被人知道了，只要像我

这样把信折叠起来，写上‘呈交皇家检察官阁下’，一切就都解

决了。”唐格拉尔一面说着，一面把收信人的姓名地址都写在了

上面。

“不错，一切都解决了！”卡德鲁斯喊道，他凭着最后一点

清醒已听到了那封信的内容，“这样做太可耻了，太不名誉了！”

他伸手想拿那封信。

“是的，”唐格拉尔说，一面把信移开了，使他拿不到，“我

刚才所说所做的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假如爱德蒙，这位可敬

的爱德蒙遭到了什么不幸，我会第一个感到难过的，你看。”他

拿起了那封信，把它揉成一团，抛向凉棚的一个角落里。

“这就对了！”卡德鲁斯说，“爱德蒙是我的朋友，我可不

能让他被人陷害。”

“哪个鬼家伙想陷害他？肯定不是我，弗尔南多也不会！”

唐格拉尔说着便站了起来望了一眼那个青年，青年依旧坐



码左右，唐格拉尔回过头来，看见弗

着，但眼睛却盯在了那被抛在角落里的告密信上。

唐格拉尔扶着卡德鲁斯踉踉跄跄地沿着胜利港走去。

他们大约向前走了

尔南多正弯腰捡起那张揉皱的纸，然后冲出凉棚，向皮隆方向

奔去。



第二章 订婚喜宴

预定在

第二天，瑞瑟夫酒家此时已备好了丰富的订婚酒筵。筵席虽

点钟开始。但在这之前的一小时，走廊上便早已挤满

了性急的前来贺喜的客人，大家都在纷纷议论，“法老”号的船

主要来参加婚宴。

不一会儿，莫雷尔先生便走了进来。“法老”号的水手们纷

纷向他致意、欢呼。在他们看来船主的光临证实了一个传闻，爱

德蒙不久就要做“法老”号船长了。

接着，那对新人和一群伴随新娘的青年人走了进来，新娘的

旁边是爱德蒙的父亲，他们的后面则跟着弗尔南多。他的脸上挂

着一种阴险的微笑。

美塞苔丝和爱德蒙都没有注意到他脸上那种异样的表情。他

们实在是太幸福了，所以他们的眼睛除了互相深情地注视着以

外，就只看到他们头上那明朗而美丽的天空。

老唐泰斯穿着一套剪裁合体、熨得笔挺、钉着铁纽扣的黑衣

服。卡德鲁斯一副卑谄的样子跟在他身旁，希望美餐一顿的渴望

使他又与爱德蒙父子重归于好了，昨晚上的事，他脑子里留有模



做美塞苔丝的丈

糊不清的印象。

爱德蒙穿着一套半似军服、半似便服的商船船员制服。他那

张英俊的脸上闪着喜悦和幸福的光芒，显得更加英气勃发。

美塞苔丝可爱得像希腊美女一样，她的眼睛乌黑明亮，嘴唇

鲜红娇嫩，她的步伐是那样轻盈和婀娜多姿。

“爸爸，”美塞苔丝走到桌子前面停下来说，“请您坐到我的

右边，左边要让一位始终像亲兄弟那样照顾我的人坐。”她这句

温柔而甜蜜的话像一把匕首直刺入弗尔南多的心。

还香美可口的蛤蜊

大家现在便开始尽情地享受那些放满在桌子上的美味佳肴

了。新鲜香美的阿尔腊肠，鲜红耀目的带壳龙虾，色彩鲜明的大

虾，还有为南方食客所极力赞美、认为比牡蛎

唐格拉尔向爱德蒙看了看，只见他易于激动的天性把每一个

新的感受都明显地表露在脸上。

“咦，你有什么不快乐？”他问爱德蒙，“你难道怕有什么样

的灾难降临吗？我敢说今天你是最称心如意啦。”

“使我感到不安的也正是这一点，”爱德蒙答道，“在我看来，

幸福似乎不该这样轻易到手的。幸福应该是我们小时候书上所读

到的神奇的魔宫，有凶猛的毒龙守在入口，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

的妖魔鬼怪挡住去路，要征服这一切，就非去战斗不可。我现在

真的觉得有点奇怪，凭什么获得这份荣耀

夫。”

“丈夫，丈夫？”卡德鲁斯大声笑着说，“还没有做成呢，我

的船长，你就试试去做个丈夫吧，瞧瞧会怎么样。”

美塞苔丝不禁脸上泛起了红晕。焦躁不安的弗尔南多每当听

到一点响声就会显得很吃惊的样子。



现在

“哦，那倒没什么，卡德鲁斯邻居，这种小事是不值得一提

的。不错，美塞苔丝此刻还不能真正算我的妻子，但是，”他掏

出表来看了看，就说，“再过一个半小时，她就是我的妻子了。”

“一个半小时？”唐格拉尔问，“怎么回事，我的朋友？”

“是的，”爱德蒙回答道，“在这儿我特别感谢莫雷尔先生，

由于他的帮忙，一切困难都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付了结婚预告

费，两点半的时候，马赛市长就会在维丽大酒家等候我们

已经是一点一刻了，所以我说再过一个半小时美塞苔丝会变成爱

德蒙夫人并非言之过早。”

“可是，”唐格拉尔胆怯地说，“其它手续怎么办呢？婚书，

文契？”

“噢，你真是！”爱德蒙笑着回答说，“我们的婚书早已写好

了。美塞苔丝没有什么财产，我也一样。所以，你看，我们的婚

书根本没费多少时间就写好了，而且也没花几个钱。”

“那么，只是订婚的喜酒变成结婚的喜酒了。”唐格拉尔说。

“不，不！”爱德蒙回答，“可别把人看成是那么小气，我从

巴黎回来后，第二天就请大家喝喜酒。”

“我们可以走了吗？”美塞苔丝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问道，

“两点钟已经过了，你知道我们说好的在一刻钟之内到维丽大酒

家的。”

“是的，没错！”爱德蒙一面大声回答，一面急忙站了起来

说，“我们马上就走吧！”

全体宾客随声附和着，也都一起欢呼着站了起来。

就在这时，正在密切注意着弗尔南多的唐格拉尔突然看见他

像痉挛似的抽搐了一下，踉踉跄跄退到了一扇开着的窗子前面。

此时，只听楼梯上响起了一片嘈杂声并夹杂着刀剑的铿锵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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